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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
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
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
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
《风从域外来》。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毕业于东北师大
经济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
“议罪罚款”的制度，说白了，就是
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
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
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
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
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
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

‘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
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
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
主旨应该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
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轻轻地
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疼，以
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后来事情悄
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
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
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
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
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
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
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
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
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

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
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
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
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
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
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
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
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
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
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
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
限。虽然有哭穷表演的成分，但动辄
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
已经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
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
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
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遗
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
数额，伸缩性极大。皇帝不说罚多少，
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

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
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
会。没有规矩，而又是惯例，这种潜规
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
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
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
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
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
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
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
里还有心思理政，最重要的是，他通
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
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
地挣辛苦钱？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
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
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
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
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
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
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
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
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

清朝的“议罪银”

少年顽劣，老鼠窝里也要掏三
把，至于掏野蜂的窝，就更不在话
下。其实，一窝野蜂，它们的巢倒扣
在树枝上、屋檐下、山墙上，一般都
在隐蔽处。野蜂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无奈的是，人一不小心闯进它的领
地，就要被群起而攻之。

野蜂造的巢穴极其讲究，看起来
青灰色的，近似青砖的颜色，在青砖
屋舍遍地的乡村，灰色几乎是天然的
保护色。蜂巢内有多个穴，每一个穴
就有一只幼年的野蜂，蛹一样，蜷缩
在蜂巢里，随着蛹逐渐长大，生出了
翅膀，逐渐钻出蜂巢，振翅而飞。

野蜂飞舞的声音比蜜蜂要大得
多，且翅膀扇动的声音更有特点。蜜
蜂几乎是“扔扔扔”这个声音，而野
蜂则多是“嗡嗡嗡”，那架势，像是
一架无人机在头顶盘旋。

少年时，每逢野蜂出没，我们多
是低头蹲下来躲避，还不忘侧目观
察，野蜂飞到了哪里，以防其偷袭。
被野蜂蜇到，疼得很，少年时，一般
会用肥皂水冲洗，或是掰一瓣儿蒜
头，涂抹在被叮咬处，疼痛果真能缓

解不少，但是，一般会起一个很大的
包，两三天之后仍有硬块在，倒是不
疼了，会有一些痒，那也是在排毒。

被野蜂蜇到以后，我们多半会报
复。报复的手段多样，一般是用麦秸
捆成一束，绑在竹竿上，浇上煤油，
点燃后，去燎野蜂的巢，顺利的话，
野蜂啪啦啦啦如雨飘落，若是不顺
利，比如火突然灭了，或是偏巧赶回
蜂巢的野蜂一看你在搞破坏，飞扑过
来，吓得我们丢下竹竿就跑，两条腿
的哪能跑得过带翅膀的，多半难逃再
次被蜇的命运。由一个包，变成很多
个包，由一种痒，换成一片奇痒难
耐，总算是长了记性。

野蜂的样子是富贵恣肆的。野蜂
多半是金黄色，头部蜡黄中泛着金，
眼睛鼓鼓大大，视力定然是非常好，
身体上，一圈金黄，一圈褐黄，如此
排列下去，直到尾部的“针”，那是
它蜇人的杀手锏，但，一只野蜂一生

也只能攻击一次，蜇人以后，它的尾
针也多半会断掉，这种自杀式的攻击
会让自己因此丧命，但是，为了蜂巢
的安全，所有的野蜂都会义无反顾。

野蜂巢中一般会有蜂王，居于蜂
巢的最中心位置，个头要大很多，体
格上的大为其带来绝对的威严，它领
导所有的野蜂，经营着自己的家园。

野蜂凶得很，一般的蜜蜂压根不是
它的对手，两蜂相搏，最终的命运无一
例外是蜜蜂被咬死，然后被野蜂带到自
己的巢穴，直接吃掉。没错，这有些残
忍，也正是大自然的教条：弱肉强食。

有一首钢琴曲叫 《野蜂飞舞》，
这首曲子，多半用来衡量一个人钢琴
弹奏功底。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跳跃的
时候，似有千万只野蜂狂舞，那声音
的律动，既吓人，又过瘾，若是近距
离听，更是听得人一身鸡皮疙瘩。

在乡间生活，野蜂是常客，农家
院落里，一只野蜂嗡嗡飞来，看四下
无人，它索性就飞低一些，院子一角
的那丛芍药开得正妖艳，野蜂正欲前
往，一只公鸡奋猛跃起，飞身把野蜂
叼在嘴里，伸一伸脖子咽下了……

野蜂狂舞的乡村

新疆是个包容的地方，不仅仅是
地域广袤，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在此
交融共生。丸子汤本是新疆回民的特
色美食，如今已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
日常。在梨城，马三宝丸子汤、金沙
丸子汤、牛宫馆丸子汤三家老字号最
负盛名。

马三宝丸子汤很有些年头了。朔
风凛冽的冬日，推开马三宝的店门，
蒸腾的热气裹着浓郁的肉香扑面而
来。一碗丸子汤寒气尽退，暖意从舌
尖流淌至心间，成为几代食客的共同
记忆。

粗瓷海碗端上桌，如盛着一幅漾
动的水彩画：翠绿的菠菜在汤碗中轻
盈舒展，宛如浮萍摇曳；几缕鲜红的
辣椒丝如指尖丹蔻点点，青绿与红艳
潋滟生姿；切成薄片的大片牛肉，肉
质紧实筋道；手工制作的丸子在汤中
若隐若现，酥嫩可口；滑溜筋道的粉
条，如瀑布挂在箸上，嗦上一口，汤
汁的鲜香尽数裹在粉条之中。搭配上
刚出炉的烤饼是一绝，烤饼金黄酥脆，
内里却松软绵密，咬下去咔嚓一声，烤

饼的焦香和饼中茴香的香味，顿时充
溢口腔，就着汤菜吃，浓郁鲜香。

金沙丸子汤，在孔雀河畔有一家
老店，几十年了，生意一如既往地
好。每到饭点，食客如孔雀河的流
水，络绎不绝。金沙丸子汤和牛宫馆
丸子汤，在食材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片的牛肉、香酥可口的丸子、焦香
的夹沙肉，几点香菜和葱花如翠玉，
点缀其上，愈发衬得汤清“玉白”，

“玉白”是冻豆腐，豆腐浸了汤汁，
入口香嫩。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夹沙
肉，以煎得焦黄的鸡蛋为皮，里面夹
着鲜香的肉馅，以热油炸熟，外皮酥
脆，肉馅细腻香嫩。丸子汤热乎乎
的，冬日吃得人一身微汗，寒意尽
消。人在夏天，食欲不佳，丸子汤是
首选，吹着凉爽的空调，一碗素丸子
汤，滴几滴香醋，吃得人清爽惬意。

相较之下，牛宫馆丸子汤自有其

独特之处——其中的粉块堪称点睛之
笔。这些粉块质地滑嫩，在舌尖轻轻
一抿便化开，口感轻盈，人似乎得了
几分轻盈。店里还有一道特色不能不
提，牛大骨。经过长时间炖煮的牛大
骨，牛肉软烂入味，搭配上清爽的皮
芽子，既能满足味蕾对肉香的渴望，
又能化解油腻之感，令人大快朵颐。

与马三宝丸子汤搭配烤饼不同，
金沙丸子汤和牛宫馆丸子汤的绝配是
油塔子。这种回族特色主食，外形酷
似层层叠叠的宝塔，薄如蝉翼的面皮
里浸润着羊油。刚出锅的油塔子热气
腾腾，撕开一层，油香与面香交织在
一起，吃起来煊香软绵，越吃越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食对人的
潜移默化早已渗入骨髓。无论寒暑，
丸子汤荡漾在舌尖的滋味，始终为梨
城人所爱。对于梨城人来说，丸子汤
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故乡的味
道。若是远行归来，一碗丸子汤下肚，
瞬间化作心底温暖的慰藉，拂去经日
行旅风尘。人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眷
恋，胃知我心的诠释胜过千言万语。

丸子汤


